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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兹立在本文中解释了为什么铕元素既没有丰富的储量、又不参
与生物代谢，却仍然吸引了大量化学家的兴趣。

故事要从19世纪末说起：在那个年代，优秀的科学家们开始通过
解析原子光谱来系统地填补门捷列夫的周期表里剩下的空位。在今天
看来，这项工作并不困难，一个本科生就可以完成。但在当时，科学
家们手里只有精密度很低的仪器，以及难以纯化的样品。因此，在整
个镧系元素的发现史上，各路“准”发现者们不停地做出错误的宣
称，彼此之间争论不休。

1885年，克鲁克斯发现了第63号元素的第一个、却不怎么清晰的
信号：他在一份钐试样中观察到了一条特异的红色谱线（609 nm）。
在1892—1893年间，镓、钐和镝的发现者德布瓦博德兰确认了这个谱
带，并发现了另一条绿色的谱带（535 nm）。

接下来是在1896年，德马塞通过耐心地分离氧化钐，确认发现了
一种位于钐和钆之间的新稀土元素。他在1901年成功地将这种元素分
离出来，为这段发现之旅画上了终止符：“我希望将这种新元素命名
为‘铕’（europium），符号为‘Eu’，相对原子质量约为151。”[1]

德马塞选择这个名字的原因仍然是一个谜。有趣的是，他并不从
属于任何大学，在申请加入法国科学院失败后一直运营着一间独立实
验室。作为科学家，他比较特立独行：他曾经研究过有机化学、有机
金属化学和无机化学，最后成为一名卓越的光谱学家；他也曾经旅行
多国，研究当地的地质学和文化[2]。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化学各领域
和对世界各国的开放心态，使他在元素命名上选择了欧洲
（Europe），而不是法国或巴黎——此时钫（Francium，以法
国“France”命名）和镥（Lutetium，以巴黎古称“Lutetia”命名）
尚未被发现。金属铕非常活泼，它最稳定的氧化态是+3，但在固体和
水溶液中也会以+2价存在。

一名年轻的优秀化学家于尔班继承了德马塞的光谱学仪器，并在
1906年发现一份掺杂了铕的氧化钇试样放射出非常明亮的红光[3]。这
是铕漫长的磷光材料之路的开端——不仅用于发红光，还能发出蓝
光，因为Eu2+的发射光谱正好在这个范围。以红色的Eu3+、绿色的Tb3+和
蓝色的Eu2+发射器或其组合构成的磷光体，能将紫外线转化为可见光。
这些材料在世界各地的各种仪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：X射线增感屏、
阴极射线管或等离子体屏幕，以及最近的节能荧光灯和发光二极管
中，都会用到它们。



三价铕的荧光效应还可以被有机芳香分子敏化，这样的配合物可
以应用在各种需要高灵敏度的场合，例如防伪油墨和条形码。举例而
言，欧盟在2002年发行统一货币时，在印刷欧元钞票所使用的防伪墨
水中，就使用了至少一种铕磷光体作为原料（很可能是一种三β-双酮
配合物），使其能够在紫外线光下放出橙红色光。而这种纸钞放出的
蓝绿色光，则同样可能是来自二价铕——当然了，这些只是推测。

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在使用时间分辨冷荧光法的高灵敏度生物
医药分析中，铕一直扮演着主角。在大多数医院和医学实验室中，这
样的分析已经成为日常。在包括生物成像在内的生命科学的研究里，
以铕和其他镧系元素制作的荧光生物探针无处不在。幸运的是，1 kg
铕就足以支撑大约10亿次分析——因稀土元素存储短缺而恐慌的工业
化国家也不用担心本类应用会受到威胁。

在人口飞速膨胀的当今世界，最近发现的一种铕的应用可能对农
业有着深远的影响。科学家发现，掺入了二价铕和一价铜的塑料，能
够高效地将阳光中的紫外线部分转化为可见光。这一过程相当“绿
色”（正是红色的互补色）。使用这种塑料建造温室，能使植物吸收
更多的可见光，使得作物收成提高10%左右。

在不增加农业用地的前提下，这一增幅应当足以满足数十年内的
食物增长需求——这意味着铕将会带来一个美好的明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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